
2022年3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好莱坞，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韦史密斯（Will Smith）因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关于其妻的言论，愤而上台揍了克里斯洛克一拳。摄：Brian Snyder/Reuters/达志影像

特约撰稿人 黄爱琴 | 2022-03-29

奥斯卡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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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届奥斯卡奖被称为“小年”，理由是没有一部现象级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实现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奥斯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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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届奥斯卡奖在新晋影帝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打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争议中落

下帷幕，但他的这一举动让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收视率瞬间从960万人飙升至1,740万，被网友调侃为“唯有

这样一幕让已经没人关注的奥斯卡奖终于还是获得了流量。”

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克里斯·洛克几次以威尔·史密斯妻子贾达·萍克特·史密斯（Jada Koren Pinkett-

Smith）光头造型开玩笑之后，毕竟后者脱发的原因来自家族病史，因此对笑话流露出不快的表情。这种

情况下，史密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上了舞台，向洛克挥动了自己的拳头⋯⋯此举不仅令屏幕前的观众

惊呆，直播的摄影机也记录下在场的不少明星惊讶的表情。

此前有人预测，本届奥斯卡最大的惊喜可能在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有讲话，虽然最后泽连斯基没

有出现，俄乌战争也本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但在史密斯打人之后，第94届奥斯卡奖就随即卷入了另外的舆

论风筝。然而，不论是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还是史密斯的打人，这些各种形式的暴力毕竟都与电影艺术

无关，看上去热闹的奥斯卡奖，也在这场闹剧中暴露了乏善可陈的困境。

今年的奥斯卡奖被不少影评人称为“小年”，理由是没有一部现象级的电

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却也各有问题，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实现口碑和

票房双赢的“奥斯卡标准”。



2022年3月27日，第 94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Will Smith出席奥斯卡派对时指著自己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摄：Danny

Moloshok/Reuters/达志影像

老白男形式上退场，但阴魂犹在 


打人事件发生没多久，史密斯获得了本届最佳男主角的殊荣，他再次走上舞台并为自己打人的行为道歉，

还眼含泪光地借自己扮演的角色说出了“理查德·威廉姆斯（史密斯在《王国理查德》（King Richard，台

译《王者理查》，港译《王者世家》）中扮演的角色）会为了家人而战”这样的台词，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所

有人的理解。

事后，海外媒体对威尔·史密斯的行为涌现批评声音，不乏认为他哗众取宠。随后奥斯卡官方也发布声明，

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老牌媒体《好莱坞报导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则以一篇题目为

“本来就很糟糕，但后面变得更加糟糕”的文章对本届奥斯卡颁奖礼进行了讽刺。

有趣的是，原本对本届奥斯卡奖不甚感兴趣的大陆社交媒体在史密斯打人事件后却小小的沸腾了，网友普

遍对此事持比较中立甚至正面的评价，他们认为克里斯·洛克的过分行为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史密斯保护

家人无可厚非，甚至有人评论“嫁人就嫁这样的人”。

不同的文化语境让人对本届奥斯卡奖“打人”风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但不论如何，据 Nielsen数据显示，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成功吸引了1373万观众，超过去年的985万。其实此前为了挽救颓势，奥斯卡组委

会不得不冒着被业内人士批评的风险，将三分之一技术类的奖项（23个奖项中的8个）改为典礼前颁发并

提前录制获奖感言，以此换取增加一些娱乐性的节目，让典礼更好看。而今年的数据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奥斯卡影响力的危机。

威尔·史密斯的冲动行为令观众对本届奥斯卡奖的关注多少有些失焦，其实抛开这起意外事件，今年的舞台

上依然不乏动人的“名场面”。今年是电影《教父》上映五十周年，奥斯卡特别设立了一个致敬环节，邀请

了导演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和两位教父的扮演者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与艾尔·

帕西诺（Al Pacino）上台，这一举动引发了全场起立致敬，一度十分感人。此外，在颁发最佳男演员之

前，《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剧组的重聚同样唤起了人们美好的回忆。电影主演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和乌玛·瑟曼（Uma Thurman）还跳起了电影里的“兔子舞”，将观众带回那个佳作云

集的1990年代。

虚伪的“政治正确”与日益平庸的电影生产逻辑共同制造了奥斯卡的颓势，

何况“老白男”对奥斯卡的影响只是形式上的退场 这种品味的阴影依然存



何况“老白男”对奥斯卡的影响只是形式上的退场，这种品味的阴影依然存

在。

有时候，我们回忆过去，或许因为现实惨淡。今年的奥斯卡奖被不少影评人称为“小年”，理由是没有一部

现象级的电影，十部提名作品各有千秋，却也各有问题，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实现口碑和票房双赢的“奥斯卡

标准”。近年来，面对学院奖是 “老白男”品味，缺乏多元声音的指责，奥斯卡组委会做了很多调整，也越

发看重艺术水平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平衡。但在疫情冲击和流媒体崛起的大背景下，这些努力似乎也很难挽

回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电影奖项的颓势。究其原因，笔者看来，虚伪的“政治正确”与日益平庸的电影生

产逻辑难辞其咎，何况“老白男”对奥斯卡的影响只是形式上的退场，这种品味的阴影依然存在。

2022年3月27日，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Jessica Chastain 凭《The Eyes of Tammy Faye》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摄：Mike

Blake/Reuters/达志影像

原创力衰退，改编翻拍成为首选 


好莱坞电影越来越没有创意了，甚至原创的能力都在下滑，这或许与电影人才的流失有关系。自2020年全

球性疫情以来，北美各大院线都处在半死不活的挣扎中，不少顶级的超级大片也只能被迫选择线上首发的



形式收回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化的电影生产已经深刻影响到了电影艺术的原创力。

改编和翻拍成为经济下滑时代的工业首选，因为从资本的逻辑来说，投资一个被历史证明过的好故事的风

险，远远低于无法被证明的原创故事。因此自疫情以来，好莱坞涌现了一股翻拍旧片和经典片的风潮。本

届奥斯卡奖提名最佳电影的十部电影中，《玉面情魔》（Nightmare Alley，港译《毒心术》、台译《夜

路》）、《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台港译《西城故事》）、《沙丘》（Dune，港译《沙丘瀚

战》）、《健听女孩》（CODA，港译《心之旋律》，台译《乐动心旋律》）四部都是翻拍旧版电影的作

品，有的甚至不止翻拍了一部，可谓将“新瓶装旧酒”的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改编和翻拍成为经济下滑时代的工业首选，因为从资本的逻辑来说，投资一

个被历史证明过的好故事的风险，远远低于无法被证明的原创故事。

好莱坞愿意将旧版电影翻拍，可见这些故事本身有具有吸引观众的魅力，比如《沙丘》就是一个经典的科

幻IP，曾有数个版本面世，引发一代代观众的讨论。而《玉面情魔》和《西区故事》则属于好莱坞黄金时

代的电影再版，此次翻拍均有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大咖加持。唯有最终拿到大奖的《健听女孩》改编自小成

本的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La famille Bélier）算是相对冷门的作品，胜在题材颇具人文价值，符合

好莱坞优质电影的定位。

纵观这些电影，表面上看都“各花各入眼”，每一部都有亮点。以老牌大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西区故事》为例，这个故事讲述了纽约下城少数族裔青年男女发生的现代版 “罗密欧与朱

丽叶”故事。原版的《西区故事》是1960年代好莱坞的经典歌舞片，除了美轮美奂的场景之外，因为揭示

出拉美移民在美国的困境，在那个民权运动兴起的年代，显得颇有进步意义。曾经横扫奥斯卡第24届奥斯

卡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十项大奖，是一部很难超越的作品。

2021年新版的《西区故事》与原版比并无新意，无非是选用了真正拥有波多黎各血统的演员，让这部作品

显得更符合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但是由于电影的语言和风格都过于老套，既没有继承原作的反叛精

神，却又延续了过时的舞台感，让今天的观众难以共情，沦为了导演沉湎于个人怀旧情绪的失败作品。

不仅是翻拍经典却没有突破原作，在本届的奥斯卡提名作品里，原创的作品却也透出一种让人失望的陈旧

感。英国导演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执导的电影《贝尔法斯特》（Belfast）虽然获得了本

届 “最佳原创剧本奖”，却被影评人嘲笑为“最差真人电影”。这部电影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带出了导演自己

童年的一段往事，反映了1960年代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地区一个家庭的故事。观众原本期待从这样一个故事

中看到导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关照，谁成想整部电影几乎都在抒发浓厚的乡愁，配合着一个又一个炫技

的镜头，故事和人物则成为空洞的布景板。



新版《西区故事》论电影的语言和风格都过于老套，既没有继承原作的反叛

精神，却又延续了过时的舞台感，让今天的观众难以共情，沦为了导演沉湎

于个人怀旧情绪的失败作品。

2022年3月27日，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Jane Campion 凭借《犬山记》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摄：Brian Snyder/Reuters/

达志影像

虚伪的“政治正确” 


除了原创力的虚弱，近年来奥斯卡奖也经常遭到越发“政治正确”的评价。在笔者看来，“政治正确”作为一

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作用在电影的创作中本无可厚非。但不少电影的问题在于，它们一边需要兼顾“政治正

确”的要求，以求不冒犯观众，另外一边却在创作中体现出一种与“政治正确”不符的虚伪。

尤其是在疫情之年也创造了不错票房的新版《沙丘》，也获得了一众粉丝的喜爱。但若仔细考察这些作

品，所谓的翻拍却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更新，内核不但没有更具有革新性的改变，甚至还停留在比较陈



旧的价值立场上。这部电影应该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崔迪公爵的儿子保罗在父亲去世之后如何

获得凯勒丹行星上土著的信任并依靠他们复仇的故事。电影虽然改编自原著小说，还加入了亚裔和黑人角

色，但还是被一部分观众认为电影的内核美化了殖民主义，对白人在历史上的罪恶缺乏反思。

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的新作《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台港译《犬山

记》）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也被人视为本届奥斯卡奖最具有艺术性的电影。这部电影以1920

年代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为背景，讲述了少年皮特（Peter）为了保护母亲向继父的哥哥菲尔（Phil）复仇

的故事。在电影中，菲尔本来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品味不俗的上流社会青年，却被内心对同性的向往

所折磨，生生将自己异化为一个所谓勇敢的西部硬汉。甚至，菲尔不惜放弃自己温文尔雅的形象，将自己

锻造成不洗澡，可以徒手给牛去势的“硬汉”。电影在一种压抑的氛围中推进着故事，菲尔对皮特的侮辱仅

仅因为后者的所谓“娘娘腔”气质，却不知自己的生命就断送在这个羸弱少年手中。

很多人将《犬之力》视为一部对父权制的讽刺和抨击的作品，赞美它与时代

精神的呼应，却恰恰忽略了这其实也是一部展现了男性深度“恋母”的作

品。罗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权对女性深刻的影响，但

电影最让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于对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化塑造。

很多人将《犬之力》视为一部对父权制的讽刺和抨击的作品，赞美它与时代精神的呼应，却恰恰忽略了这

其实也是一部展现了男性深度“恋母”的作品。电影里的母亲罗斯（Rose）始终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缺乏

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如果说做寡妇的时候，罗斯还拥有自我，当她加入有钱人家，不再为生计烦恼之

后，却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最终，她也没能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深刻的反思，依然要通过依恋自己的儿子才

能完成救赎和解放。

罗斯的遭遇固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反映出父权对女性深刻的影响，但电影最让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在于对

性少数群体的刻板化塑造。电影里的菲尔受制于时代的压力，不得不成为所谓的“深柜”，他对自己内心的

“女性气质”感到恐惧，因此用各种极端的办法压抑自我，直到最后才对自己“嫌弃”的皮特说出“我想成为

你”这样的内心独白。

《犬之力》的批评性简单直白，通过菲尔这样一个拧巴的角色，展现出父权制的危害。但事实上，男同性

恋者就意味着内心细腻，或者一定要女性化吗？无数的性学专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同性恋者并不意味

着想要成为另外一个性别的人，也不意味着行为举止一定与生理性别不符。电影一边批评父权的专制，一

边却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强行塑造出一个所谓的“深柜”进行批判，反而会让人对性少数群体产生新的误解。



2022年3月27日， 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台上，Philippe Rousselet、Fabrice Gianfermi 和 Patrick

Wachsberger 凭借《Coda》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摄：Brian Snyder/Reuters/达志影像

《犬之力》的批评性简单直白，通过菲尔这样一个拧巴的角色，展现出父权

制的危害。但事实上，男同性恋者就意味着内心细腻，或者一定要女性化

吗？电影一边批评父权的专制，一边却用十分粗暴的方式强行塑造出一个所

谓的“深柜”进行批判，反而会让人对性少数群体产生新的误解。

顺着这条逻辑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是相对冷门和平庸的《健听女孩》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殊荣。论

话题性，这部电影不如《不要抬头》；论艺术性，这部电影不如《犬之力》；论娱乐性，这部电影不如

《沙丘》⋯⋯但它却是一部最有大众缘的电影，几乎适合所有年龄段和教育程度的观众。

《健听女孩》是一个以聋哑家庭为背景的电影，主创特别选择了生活里真的具有听障问题的演员本色出

演。讲述了成长在听障家庭的健康女孩鲁比（Ruby）如何通过歌唱建立自我认同的故事，符合奥斯卡一贯

的人文追求。

电影看上去十分励志感人，却还是将残疾人放在了一个可疑的“他者”角度。鲁比因为家庭环境总是被人看

不起，她通过唱歌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她的家人虽然听不到，还是用自己的方式积极回应着她，他们的举



止多少就会显得有些怪异。

比如电影要表现鲁比和家人格格不入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将家人的行为表现得特别不得体，比如不顾场合

地谈论性或者是吸食大麻，让“正常人”鲁比与她的“残疾人”家人产生隔阂，以求最后和解时候的感动。但

正如电影展现的那样，作为能够自力更生，拥有自己产业的鲁比一家，他们受过教育，完全可以通过手机

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女孩面前为何却如此的“粗鲁”？电影用这样的方式营造所谓的戏剧性，看似关注

了少数群体，传递出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其实还是将残疾人视为某种“少数”，并将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猎

奇”的方式展现给观众。

《驾驶我的车》并非导演滨口龙介最好的作品，却是他最受北美观众认可的

电影。滨口没有纠结在日本人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而是选

择了改写北美艺术片观众可能会熟悉的村上春树与契诃夫的文本，有效地共

享了一种全球化意义上的情感。

2022年3月27日，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滨口龙介凭借日本电影《在车上》获得最佳国际影片奖。摄：Chris

Pizzello/AP/达志影像



说到底，奥斯卡奖背后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Awards）的绝大多数成员，依然是所谓的

“老白男”，他们在这个价值观变动的时代固然会做出这种妥协，却不会真正地革新好莱坞的运行逻辑。正

如2019年，奥斯卡奖就将“最佳外语片奖”（Foreign Language Film）改为了“最佳国际影片”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彰显对“多元化”的提倡。但事实上，在这个奖项的选择上，好莱坞一

直都更倾向于更符合北美观众品味的电影。就以今年获得这一奖项的《驾驶我的车》（Drive My Car，台

译《在车上》）来说，这部电影并非导演滨口龙介最好的作品，却是他最受北美观众认可的电影。或许因

为在这部电影里，滨口没有纠结在日本人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而是选择了改写北美艺术

片观众可能会熟悉的村上春树与契诃夫的文本，有效地共享了一种全球化意义上的情感，因此在一众外语

片中脱颖而出。

其实，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的长处从来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揭示，而是用各种技术手段为观众造梦，

让人获得满足感。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的电影为全世界带去了丰富的娱乐性，也带去了一元的价值

观。奥斯卡奖作为上世纪美国价值观的产物，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自然显得格格不入，但对于很多

像笔者这样的中国影迷来说，我们依然关注奥斯卡奖，不仅因为它至今代表着美国最高的电影工业创作水

平，更因为它的种种热闹可以让这个因为疫情和战争隔绝的时代让人有一种联结感。


